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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西欧式的理解1，另一种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观点中的文化民族（культурная нация，

即族裔民族）2。这两种理解一直都并存于现代国家的范围内，它们的使用并不具有相互排斥的

特点。前者产生于法国并传播到英语中，目前在国际上“民族”主要地被看作是国家的构成物，

即同一国籍的人；但同时，还存在另一种传统，把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这一传统产生于东欧并

传播到苏联，现在在亚洲及非洲的一些国家也在这一含义上理解民族，甚至在欧洲也有它的拥护

者。就是说，使用词语“民族”两种不同的传统——民族作为族群和民族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一

直是并存的。正因为如此，才引起了很多的混淆。目前，在民族概念的界定难以达成共识并面临

困境的情况下，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对民族从全景式界定向类型化界定的转向，如出现了诸如人

种民族与公民民族、国家民族与文化民族、政治民族与文化民族、现代民族与传统民族等等，而

俄罗斯学界有关“公民民族”（гражданская нация）与“族裔民族”（этнонация）的区分，实

际上是对“民族”（нация）概念内涵争持不下的一种妥协，这种类型化处理，不仅使“нация”

这一原有词语在这两个术语中得以保留，而且还使其内涵明晰化，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民族概念

内涵争持不下的困局。 

总之，在围绕术语“民族”讨论的过程中，在俄罗斯的学术及政治话语中逐渐形成了把民

族作为公民共同体和把民族作为族裔共同体并用的局面，与此同时，两个新术语“公民民族”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нация）和“族裔民族”（этнонация）在俄语中也广泛传播开来。但从原苏联范

围内发表的论著看，在传统意义上使用民族概念的人至今仍占多数，因此要完全把“民族”的内

涵从族裔民族转向公民民族的理解，还需要经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论  文】 

试论现代“汉化”：一个被泛化的概念
*
 

                     ——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 

                                                        
1 现代意义及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如根据《新英文词典》的记载，在 1908 年之前，“民族”

的意义跟所谓族群单位几乎是重合的，不过之后则愈来愈强调民族“作为一政治实体及独立主权的涵义”。参

见[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7 页。 
2 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民族理论家鲍威尔认为：“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性格的人们

的全部总和。”就是说，鲍威尔把民族界定为以共同文化的特殊形式出现的性格共同体，在他看来，民族的决

定性的基础乃是共同的文化。Бауэр.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я. СПб.,1909. С.2. 转引自 

В.Р.Филиппов：советская теория этноса. М.: Институт Африки РАН. 2010. С.14. 
 * 本文原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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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芳  王浩宇 

 

所谓现代“汉化”，是针对古代“汉化”而言的一个概念。“汉化”这一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

存在过的社会文化现象，在现代条件下其内涵实际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人们仍然在广泛地

使用着这一术语。那么，当今人们所说的“汉化” 究竟指的是什么？现代“汉化”与古代“汉

化”有何异同？当今中国社会对“汉化”一词是否存在滥用与误读，如果存在是否对我国的民族

关系产生着不利影响？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值得关注和探讨的。 

 

一、何谓古代“汉化”？ 

 

有鉴于现代“汉化”是一个与古代“汉化”相对应的概念，因此在这里首先有必要对中国古

代“汉化”的内涵进行简要的梳理，以作对比。 

综观我国学者对古代 “汉化”内涵的探讨，我们认为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种认为“汉化”是各少数民族主动向汉文化靠拢并改造本民族文化的历史现象；第二种认为“汉

化”是各少数民族出于政治目的而被动利用汉文化的过程；第三种认为“汉化”是汉族统治者用

一系列手段同化少数民族的观点；第四种认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汉化”，或是由统治者主

动倡导，或是在民众中自然而然发生，都表现为少数民族主动地向较高水平的汉文化接近与学习。

在以上观点中，前两种观点指的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第三种指的是汉族统治时期，都是由统治

者推动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汉化”；第四种观点实际上认为汉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有统

治者推动的，也有民间自然而然发生的
1
。从以上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汉化”

问题即是少数民族“汉文化化”的问题。 

从学者们对古代“汉化”问题的研究看，历史上少数民族“汉文化化”的具体内容包括“改

汉制”（如采用中原王朝的各类典章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如从采集业、游牧业转向农

业及相应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改汉姓、穿汉服以及婚姻丧葬习俗

乃至宗教信仰的改变等等，即包括从制度文化到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等各个方面。一般而言，

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属于表层文化，较易改变，精神文化属于深层文化，一般需要通过教化才能

改变。而在古代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中，“儒学”教育及“儒化”是其核心内容。 

当然，这里的“化”，我们既可以认为它是一种过程，意味着它正处于演变之中；也可以认

为它是一种状态，意味着事物发展的“度”，已经朝目标状态演化、迈进到了较高的程度。林悟

殊在论及“胡化”、“汉化”时也曾谈到，在汉语中，“化”可以作为质变的终局状态理解，即已

经变成性质不同的另一事物；但也可以理解为事物处于量变的过程，即正在改变
2
。实际上，任

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有关“族群的汉化指的是被汉民族、汉文化所

同化”
3
的“同化说”正是指的“终局状态”这种情况，其结果我们可以用学者戈登对美国社会

族群同化总结的公式“A+B+C+……=A”来表示4，其中“A”可表示为汉文化，即“同化”（汉

化）的结果是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全面替代，是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大幅度地向汉

                                                        
  作者简介：何俊芳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浩宇，中央民族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1 王浩宇，“汉化”研究及其思考 [J]. 民族论坛，2011(11). 
2 林悟殊，陈寅恪先生“胡化”、“汉化”说的启示[J]. 中山大学学报, 2000(1). 
3 http://baike.baidu.com/view/85072.htm 
4 戈登将美国族群关系演变的第一阶段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化”阶段，它的文化导向明确以强化盎格鲁－撒

克逊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中心，用公式表达为“A+B+C+……=A”，“A”表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即不管你是

什么文化背景,要想在美国生活,就必须盎格鲁－撒克逊化。参见马戎：《民族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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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靠拢，同时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可能所剩无几。但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汉化”即“汉文化

化”实际上并不纯粹是“以夏变夷”，而是一种互变互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学习汉

族的先进文化，汉族也在不断接纳吸收少数民族的先进元素。正如学者姜小莉所言，“在每一次

少数民族汉化的表象背后，实际上汉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丰富和发展”
1
。今天的汉文化实

际上也是在吸收了很多其他民族的文化并通过重新整合而形成的一种复合文化。 

那么，当今人们所说的“汉化”与历史上的“汉化”是否还具有可比性？过去意义上的“汉

化”是以传统汉文化为参考的，而在当代的中国社会，汉族本身的传统文化因向现代文化的转型

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也大量流失，那么在这种情境下，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流失，少数民族与

汉族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趋同性完全说成是“汉化”或“汉文化化”，还是否能够成

立？ 

 

二、现代“汉化”的内涵——天祝人的表述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是一个主要居住有汉、藏、土三个民族的自治县，其人口约分别占全

县总人口数 22 万的 66%、32%和 6%
2
。天祝县也被普遍认为是“汉化”最严重的藏区，生活在

这里的藏族、土族居民也普遍认为现在自己的生活与他们周围的汉族非常相似，他们在谈论到这

个问题时，都会使用“汉化”一词。从我们的调查可知，天祝人对“汉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讲

汉语、穿“汉装”（大众服装），以及大量的“汉式”建筑（楼房）的存在等。在这里，人们把医

生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藏医，另一类是“汉医”（实际上是西医）。 

在天祝，“汉化”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藏族、土族等少数民族语言的丢失和改为讲汉语，

并且也有相当一部分居民认为讲汉语本身就是“汉化”。因为与过去相比，对于生活在天祝县的

藏族、土族居民而言，他们生活中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讲汉语，而逐渐遗

忘了自己本族的语言。3藏语在天祝的使用情况如下面的被访者而言： 

    “在天祝县吧，其实藏族和汉族差不多，说藏话的人特别少。在街上很少碰到有人用藏语交

流，也就是说，比如我会说藏语，遇到一个人会说藏语的，我们才会说一下（藏语），但是大多

数时间说汉语。”  

    “就我们天祝的藏族来说，说藏语的越来越少。其实有些村子还说藏语的，关键就是像我们

这些人一出来工作，就不得不说汉语，所以慢慢地藏语就不说了，环境特别重要。” 

    的确，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文化的载体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本民族

语言的遗忘就等于舍弃了本民族的部分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天祝县的居民把转用汉语即

“汉语化”称为“汉化”是恰当的，实际上这一点对于中国的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具有共同性。 

另外我们注意到，一些人对“汉化”的解释是带有一定的时间顺序性的理解。实际上，在藏

族与汉族趋同的一些现象上，也有人意识到这很难用汉文化对传统藏文化的影响这一原因来解

释，但是他们依然认为这种趋同的现象就是“汉化”，他们的理由是“汉化”不是谁跟谁更相似，

而是谁先谁后的问题，即时间性。一位穿着西装的土族受访者声称自己身上穿的是“汉装”，这

便是一种“汉化”。尽管他承认西装是西方人的服饰，而非汉族人所发明，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穿

西装是“汉化”的表现，他所给出的理由是： 

“人们就是把这个理解为‘汉化’。应该说汉族地区接受了这个服饰，先是汉族地区穿西装，

                                                        
1 姜小莉. 满族汉化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J].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07(4). 
2  《天祝藏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 天祝藏族自治县概况[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 21. 
3 根据调查，本地 25%的藏族居民已完全不会藏语，会一些和掌握比较好的分别占 18.9%和 54.5%；土族居民中

不会土族语的占 39.7%，会一些和掌握比较好的分别占 14.6%和 45.3%。参见陈晶：《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交融

实证研究——基于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调查》，载《西北人口》2011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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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慢慢地其他地区也开始穿了。” 

的确，现在在民族地区人们普遍讲的“汉化”实际上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在天祝，除被认为是典型的“汉化”特征讲汉语、过汉族的节日、穿“汉装”（大众服装）、

住楼房、使用手机等之外，一些人还把“汉化”理解为一种变化的过程。如一位藏族居民是这样

理解“汉化”的： 

 “汉化也就是潜移默化的变化吧，比如说我们家就很明显了。我们上面是一家汉族，下面

是一家汉族，中间是我们一家藏族，然后就跟着他们一起走了。” 

另外一个藏族居民比较清楚地讲述了这种“潜移默化”： 

  “汉化是潜移默化的。感觉也没有什么刻意的东西，没有什么是藏族刻意向汉族学的。我

所说的‘汉化’不是汉族人强加给我们什么，这个‘汉化’不是什么强制性的，可能有些人感觉

这个是强制性的，但是我们当地不是什么强制性的。你像汉族人家也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 

尽管人们对“汉化”的理解很模糊并且含义不尽相同，但是正如上面那位藏族居民所言，“潜

移默化”是众多居民对“汉化”的普遍看法。 

即使人们认为“汉化”是“潜移默化”的，但是天祝县的居民认为“潜移默化”的结果也

有其原因所在，如一位本地藏族居民的解释是： 

“人多力量大吧。我这边五个人，你那边一个人，你一个改变不了什么。五万人（指藏族）

和十三万的比例差距是相当大的，而且这五万人还不纯。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事情，胳膊拧不过大

腿，这是藏汉两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现在好在也都不分什么民族了，把民族都给忘了，不在民

族上谈问题。” 

实际上，造成天祝地区“汉化”的因素有很多，如杂居格局、族际通婚、教育模式、经济交

流等，但人口比例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总之，在我们的调查中，天祝居民对现代所谓“汉化”的理解实际上不尽相同的，除上面所

述外，还有人认为在习俗上和汉族相同就是“汉化”，也有人认为汉族与藏族在文化上的交融就

是“汉化”，还有人认为天祝这些年的变化就是“汉化”等等。 总之，当地居民对“汉化”的普

遍看法就是在各方面和“汉族一样”。从我们的实地调查看，实际上天祝县的多数居民，包括汉

族居民，并没有太多地审视过“汉化”这个问题，他们只是给藏族人、土族人与汉族人在生活方

式、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趋同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名称而已。但是，人们所说的“汉化”的确

反映出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少数民族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也正在经

历着一个剧烈的文化变迁过程。 

 

三、现代“汉化”的特征 

     

    我们认为，古今“汉化”相比，二者在内容上既有一些相同之处，但也体现出一些不同的特

征。如果说古代“汉化”具有汉文化单一文化化的特征，现代“汉化”则具有汉文化、西方文化、

当代国家主流文化等多元文化化的特征。 

首先，现代“汉化”具有汉文化化特征。必须承认，在当代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以转用汉语、

过汉族节日等为代表的“汉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以后，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的快速转型，为适应国家一体化构建及现代化发展的需求，

国家在学校教育及社会各领域开始全面实施推广汉语普通话的政策，这极大地促进了各族民众对

汉语文的掌握；另外，随着以电视为主导的汉语大众传媒的普及，随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越

来越重视学习汉语、英语等“更有用的”语言，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长对族际交际语需求的增加

等众多原因，汉语的普遍使用几乎对我国所有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造成了一定冲击，特别是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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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口较少民族语言的使用造成的冲击更大，其中一些甚至面临生存的威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

实，这也是最令人担忧的“汉化”。随着汉语的使用，汉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无疑也会对

少数民族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在生活习俗等方面汉族对少数民族也产生着一定影响。如在天

祝地区，藏、土等少数民族会同汉族居民一样过春节、端午节，少数民族青年也会在“七夕”情

人节一起聚餐，部分少数民族居民也喜欢收看秦腔、二人转等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民间艺术节目等。 

不过，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一些“汉化”表象背后所表现出的“文化涵化”现象1。如在

天祝县，藏族居民视春节为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这也被看作是当地藏人“汉化”的又一重要方

面。真实的情况是，虽然藏族居民在过汉族人的春节，但却保留了很多本族的传统文化因子，这

体现在服饰、饮食、礼仪、宗教活动等多个方面。如他们在过春节时必须要穿藏服，不穿藏服不

仅被看作是对藏族传统文化的漠视，更是对他人的不尊重。另外，当地藏族人在过春节时也非常

注重各种宗教活动，在整个春节期间，一定要去寺院拜佛，给僧人拜年，要点酥油灯、煨桑、念

平安经、叩头等；有的到大寺院里面参加春节期间的“毛木兰”，从事隆重的宗教活动，如正月

十四观看法舞，正月十五白天看“晒佛”，晚上欣赏酥油花等。2 总之，由于天祝地区长时间受

到汉文化的影响，当地的藏族、土族民众逐渐接受了过汉族人的传统节日春节，但是从某种意义

上可以说，他们更多地只是接受了过春节这种形式，而并不是完全接受了春节中的汉俗。既使他

们接受了节日中的某些汉俗，也是要加以改造以适应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比如天祝县的藏族居民

在过春节时家家户户都会贴春联，但是春联是用藏文写的，而不是汉文；他们会同汉族人一样吃

饺子，但是主要原料为牛、羊肉而不是猪肉。类似的情况在我国其他民族地区也普遍存在。就是

说，在我国一些民族地区“汉化”表象的背后，实际上表现出的是一些少数民族借用汉族文化的

某些形式后附加了自身的文化特色，最后实际上形成了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这类文化已

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文化。 

在这里还需指出，在天祝存在“汉化”、不同文化间相互“涵化”现象的同时，实际上在某

些方面也还存在着“藏化”的现象。最典型的“藏化”现象就是生活在天祝的汉族、土族也普遍

信仰藏传佛教3。 

总之，在多民族杂居区，在节庆习俗、饮食习惯及其它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实际上

是各民族文化从形式到内容都在不断地广泛吸收和采借周围民族的文化元素，在文化接触中很多

文化元素不再为某一民族所独有，而是经过有机地融合成为当地共有的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其次，现代“汉化”具有西方文化化特征。如前所述，古代“汉化”包括我国少数民族从

制度文化到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对汉文化的吸纳，而与之相比，现代“汉化”在很多

方面实际上具有更多的西方文化化的特征。 

从前述天祝人实际上也是各民族地区普通民众对现代汉化的直接感受看，目前在民族地区被

普遍看作是汉族的服装鞋帽（如西装、夹克、T 恤、牛仔裤、高跟鞋、运动鞋等）、楼房等各种

“汉式”建筑以及很多器物等“物质文化”，实际上都是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源于欧美的现

                                                        
1 目前，学界对文化涵化有着不同的界定，如李安民认为：文化涵化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在接触过程

中，相互采借、接受对方文化特质，从而使文化相似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与结果（参见李安民：《关于文化涵化

的若干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88 年第 4 期）。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涵化，是指一种文化从另一种文化中逐

渐地获得文化元素并使其适应自身文化的过程和结果。 
2 煨桑，汉语译为“烟火祭祀”或“烟祭”，举行仪式时，在煨炉中燃烧松柏树枝，香烟弥漫中敬献哈达以祭神

灵。煨桑原是宗教仪式，在近代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民俗活动。“毛木兰”也称正月大法会，源于宗喀巴大师

于 1409 年在拉萨举办的祈愿会，从正月初二起，到正月十七止。酥油花是以酥油为原料做出各种佛像、花草、

艺术作品等。 
3 如根据调查，有 52.5%的汉族人称自己信仰藏传佛教，有 42.1%的汉族称自己不信教；土族中 85.4%的被调查

者称自己信仰藏传佛教，不信教的占 11.7%。实际情况是，声称自己不信教的部分汉族、土族人平时也会去寺

院礼佛（参见陈晶：《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交融实证研究——基于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调查》，《西北人口》

2011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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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明通过汉族地区向民族地区的扩散，因为这些东西是处于东、中部的汉族地区使用在前，民

族地区的人使用在后，所以才会有西服是“汉族人的服装”这样的说法，这与历史上少数民族在

物质文化方面的“汉化”完全不同。 

再以学校教育的内容为例，在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中，历代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都把

儒家经典奉为其教育后代的教科书，如无论是官学、私学或书院，都以儒学或发展了的儒学──

理学为主要教学内容
1
。而在现代的学校教育中，通过现代汉语所传授的主要地已不再是汉族的

传统文化，除了古代文学如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之类外，“现在学校统编教材中，数学、物理、

化学、生物、自然、地理、外语等整套知识体系和教学程序虽然是用汉语文在表述和讲授，但其

内容都是自清末民初废除科举制度后从外国学来的，准确地说这是一整套欧洲知识文化体系。”2

事实上，无论是我国的初等、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除少数课程及一些特色专业外，主要传

授的都是源于欧美的知识文化体系。“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这些知识是在学习全球化的现代知识体

系，不是在学习‘汉人知识体系’，只是借用了汉语教材作为这一现代知识体系的载体。因此，

用汉语学习的其它知识，我们不应简单地与“汉化”划上等号”。3 

    此外，在现代化进程中，以经济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

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对民族文化

造成极大的冲击”4。目前，我国内地和民族地区的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其

他行为方式等方面发生的许多变化，实际上体现的正是全球化浪潮中西方的价值观念、消费模式

及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对各民族包括汉族原有传统文化的冲击，或者说，体现的更多的是“西方

化”特征，而并非“汉文化化”特征。比如，对于传统的天祝藏族、土族居民而言，节俭是一种

美德，然而现代的人们已开始追求更多的物质享受和丰富的文娱生活，房产、各式家电乃至汽车

已成为普通家庭的消费品，有条件的居民开始追求苹果手机、丰田汽车等高端品牌产品，现代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观念正在慢慢取代着人们的传统消费观。再如，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青年

开始吸收西方的流行文化，他们不仅观看流行的好莱坞影片，现代西方流行的音乐和舞蹈，如爵

士乐、街舞等也成为年轻少数民族一代所追求的艺术文化。总之，与汉族地区一样，一些流行的

欧美文化也正在逐步改变着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价值观念的走向。 

    总体而言，实际上随着现代化进程从欧洲大陆向其他地区的传播，不仅西方文明的主要内容

如科学技术、政治理念、法律、道德价值等，而且形式如学校制度、经济制度、国家管理和行政

体制等在世界各地包括在我国已得到普遍接受，这一“全球化”浪潮实际上是全世界接受西方现

代文明的“西化”浪潮，是西方的强势文明向世界其它地区扩展的过程，因此全球文化也必然会

带有明显的西方强势文化的特征。 

第三，现代“汉化”具有当代国家主流文化化的特征。  所谓主流文化，一般指一个社会、

一个时代倡导的、起主要作用的文化，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5
。国家主流文化作为表

达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当政者会主要依靠对传播媒介、价值观念的主

导及消费市场的控制等方式来实现。古今汉化虽都表现出国家主流文化的特征，但在内涵上却完

全不同。 

在中国古代社会，自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了中国“大一

统”的正统文化，直到清末，由于历代各族帝王都推崇儒学，把儒家思想奉为其治国圭臬，使儒

家文化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都具有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双重属性和功能，因此有很多学者把古

                                                        
1 何俊芳. 儒学教育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双语文教学[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2005(3) 
2 马戎. 汉化还是现代化[J].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0（63）. 
3 马戎. 汉化还是现代化[J].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0（63）. 
4 俞可平. 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J]. 学术月刊, 2006(4) 
5 卢衍鹏. 主流文化的解构与文化研究的重生[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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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少数民族的“儒化”等同于“汉化”。如美国汉学家何炳隶就认为，对于满清而言，“儒家化”

就是“汉化”
1
。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中国

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成为了国家的主流文化2，特别是在1980年代前的非市场经济体制下，马克

思主义文化始终统摄着其他各种文化形态，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仅对共产党员也对各族

普通民众的思想、行为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总体上对各民族的文化走向产生着支配性的影响。

如在解放初期，在提倡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是“阶级斗争”、“不破不立”，必须“破坏和砸烂

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等政策的影响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被视为“原始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改

造。如中国共产党对无神论的提倡乃至文革时期对宗教信仰的禁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各族人民

的宗教信仰状况。再如，天祝县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在社会主义

改造过程中传统的藏族社会制度逐渐被淘汰，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天祝地区的传统社会结构，在中

国其它广大民族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总体上而言，在改革开放前，国家主流文化对中国各民族

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此不多赘述。19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

国社会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社会，西方外来文化以及大众文化对各族文化的影响日益凸显，国家

主流文化的影响则相对减弱，但即使如此，国家主流文化依然对各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制约作用。 

 

四、结 语 

     

    不可否认，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我国少数民族在语言使用等方方面面的“汉化”的确存在；

但同时必须指出，与古代的“汉化”即单一的“汉文化化”相比，现代所谓“汉化”的内涵中实

际上同时还包含着当代国家主流文化、西方文化乃至日本文化、韩国文化等多元文化的成分，可

见这是一个明显被泛化的概念。在天祝县，由于这里的民族关系长期保持着一种良好的状态，“汉

化”一词的泛用并没有对当地的民族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但在有些民族地区，由于一些人把当地

传统文化的流失误解为“汉文化化”并归罪于“汉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一些民众的不满。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对现代“汉化”一词的含义加以明确，并建议慎用这一术语，以

防对民族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那么，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下，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是否面临着更大程度上的

“汉化”、“西化”？费孝通先生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曾认为：“一个社会越是富裕，这个社会里的

成员发展其个性的机会也越多；相反，一个社会越是贫困，其成员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也越有限。

如果这个规律同样可以用到民族领域里的话，经济越发展，亦即越是现代化，各民族间凭自己的

优势去发展民族特点的机会也越大。”
[12]

众多研究现代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结论也

表明，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被削弱、文化间趋同性增强的同时，这一过程也“决不

是一元论的西方文化的流行化，决不是某种文化的独断化和主宰化”，“而是多元文化互动的全球

化，是取长补短，交流对话，共存共荣，和而不同的全球化”
[133]

。的确，全球化的冲击促使了

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增强以及国家对文化多样性的普遍尊重和保护，各民族自身也掀起了民族文化

复兴的高潮，一些民族还借助全球化浪潮使自己的文化走向了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既

                                                        
1 何炳隶． 捍卫汉化: 驳伊芙林·罗斯基之“再观清代”( 上) ［J］． 清史研究，2000 (1) 
2 学界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认识，如有人认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文化，但也有学者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可包含在中国化的马

克思主义文化之中。 
[12]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35. 
[13] 郭建宁.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6-157.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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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挑战,也是机遇，只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自明”，加强民族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就

能取得适应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藏区随笔】 

拉布讲述家乡的故事 

李健 

 

在讨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政策制定问题时，经常能听到学者们比较一致的呼吁，要多倾

听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声音，多倾听当地人的心声。但实际上，所谓当地人的声音，他们的观念、

想法，他们对现代社会的认知，仍然并不容易被听到，更不容易被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不同

文化之间需要互相沟通，不同族群之间需要互相理解。没有沟通与理解，就很难谈得上族群间关

系的真正和谐。可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需要我们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学会倾听和理解做起。可

能读者会觉得有些讲述的内容很荒诞，有些并不一定真实，但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他们为什么

会这么想？为什么这么说？如果能以“他者的目光”来慢慢品读，也许会有新的感悟和认知。 

讲述者：拉布，西藏山南地区加查县拉绥乡人，31岁，中国农业大学本科毕业，现为一名

民间唐卡画师。 

时间：  2013 年 11 月 10 日 

地点：  北京首都博物馆 

 

野人·生态  

我的老家在西藏山南地区加查县拉绥乡。我们那个村子只有二十多户人家，村子很小。现在

村子里的人搬到外地去的还很少，有些有钱的人就搬到县里去住了，现在在县城买房子的人开始

多了，因为我们老家可以挖虫草。这两年，我们老家那边野人多起来了，我们当地藏语把野人叫

做“哲蒙”，村里看见过野人的人也很多，我爸爸、哥哥在山上放牛时也见过。现在野人伤人的

事也发生了，但野人只伤害那些做坏事的人。我们村里有一个女人，30 多岁了，前不久被野人

伤了。这个女人性格不好，我们村里修路，刚好修到她家的地里，其实只占用她家耕地很小的一

个小角，但她说什么都不行，最后路就没法修了，村民对她都有意见。有一天她去井边打水，忽

然感觉后边有人拍她，她一回头，看到是野人，野人一下把她抓起来扔到山的斜坡上。这个女人

从山坡上滚下来受了伤。野人据说个头不是特别高，但力气很大。村里人说，野人可以一只手拖

着一头两颗牙（四岁）的牦牛往前走。野人和这里的山神应该有关系，人们认为野人出现是吉祥

的兆头，说明我们这里风水好了。早以前野人比较多，后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村民们大量

砍树，野人就绝迹了，这些年不让砍树后，野人就又出现了。 

现在谁家的牛被熊或者其他动物吃掉了，把现场拍下来，然后到村里开个证明，到县里可以

给一点补贴，也就几百块钱，那些动物也不让杀。前年有一个村民被熊抓伤了，后来县里给了一

点医药费，其他的没有。被野人扔下山坡的那个女的，也给了点医药费，因为别人也没看到，没

法证明嘛，给的也不多。一般的话，人家也不会编出这样的谎言。我也想过，不知道北京这边有

没有研究野人的机构，哪怕在村里和山上按个摄像头。我哥哥在山上放牧，经常能看到，大家都

知道野人的形象，现在村里很多年轻人也见过。野人的脚比较大，是普通人的一个半多，野人是

居无定所的。从“福报”的角度讲，这个地方的风水好，各种动物就会来，如果风水变坏了，动

物就撤离。野人的活动范围一般比较大，整个乡都有，朗县那边一直也有，我们跟朗县是挨着的。


